
 

香港創科「食粥食飯」還看河套 

作者：方舟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 

文章刊載於《信報》2024年 1月 31日 

 

 

1月 26日，由大灣區科學論壇、香港生物科技協會、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限公司及

大灣區香港中心聯合舉辦的「河套香港園區在大灣區科技創新的功能作用研討會」在

灣仔會展中心舉行。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會上說了一句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話：

香港未來「食粥食飯」就是看創新科技產業能否發展起來。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

東也在會上帶來了河套園區的最新進展，園區首批三座大樓將於今年年底陸續落成，

另外五座大樓亦會在社區隔離設施（方艙）拆除及土地平整後盡快啟動興建。未來政

府其實也會考慮將河套剩餘的其他方艙區域逐步釋放出來，變為科技發展用地。 

 

總樓面超科學園 3倍 

 

現在河套香港園區的土地面積（87公頃）是位於沙田的香港科學園（22公頃）的 4

倍，總樓面面積將來至少會達到香港科學園（40萬方米）的 3倍以上。可以說，河

套園區是香港到目前為止對創科產業最重要的，也是規模和投入最大的一個基建。 

 

2022年底，特區政府發布了《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其中明確提出目標：到 2030

年，研發總開支（R&D）相對 GDP 的比率由 0.99%提升至 2%，製造業佔 GDP 由

2020年的 1%提升至 5%。這些目標的實現需要有創科和先進製造業企業的支撐，而

這些企業的發展離不開產業用地。 

 

雖然近期陸續有知名企業落戶香港，例如全球最大電動車電池生產商寧德時代、英國

生物製藥企業阿斯利康、智能駕駛技術龍頭科企地平線等，但是現在香港科學園能提

供的空間已經很有限了。 

 

如果我們希望這些龍頭企業能夠把具規模的研發中心和中試基地放在香港，必然需

要更多的土地空間。 

 

然而，現在政府手上掌握的，中短期內可直接提供給企業作為創科發展的土地空間相

當有限。包括近期提出準備在沙嶺建設的數據中心，其面積僅有 2公頃（雖然將來有

可能進一步擴展），而且尚未完成將土地改作創科用途的法定程序。另一個在規劃中

的新田科技城雖然更大，但是規劃和土地徵收都未完成，真正要大規模投入使用至少

需等到 2030年之後。 

 

 



 

因此，在 2030年之前香港主要可運用的創科用地就基本集中在河套園區了。未來要

吸引具備規模的創科企業，無論是建設大型研發中心或實驗室，還是中試生產線，都

有賴於河套的建設進度和發展模式。所以河套的成敗對未來 10年香港創科產業的發

展極為重要，也是創科藍圖中 2030年目標能否實現的關鍵所在。 

 

但是，目前河套的發展中還存在 3 個重要問題需要解決。第一個是河套香港園區的

定位和產業規劃，尚未能夠與國家整體科技規劃和戰略布局有良好的配合。 

 

香港過往善於做土地空間規劃，卻缺乏做產業規劃的成功經驗。所以，相信河套將來

會有很好的空間和建築規劃，也符合綠色環保理念的標準和要求。可是對於河套來

講，建樓不是關鍵，把這些樓宇填滿也不是問題，關鍵是能夠爭取到什麼層級的產業

項目，以及這些項目能否在國家科技戰略中發揮作用，並拉動香港創科產業有實質突

破。 

 

應有更清晰戰略定位 

 

雖然香港河套園區初步規劃了包括生命健康科技區、人工智能與數據科學區、新科技

先進製造區等在內的不同產業主題片區，但這只是較為寬泛的產業範圍層面，並沒有

明確香港要如何吸引哪些關鍵項目和如何培育產業鏈，而這恰恰是河套成敗的所在。 

 

未來河套香港園區應有更清晰的戰略定位，通過規劃布局產業項目來配合國家科技

戰略。比如，有必要針對性地圍繞國家重點發展的科技領域，聚焦突破「卡脖子」關

鍵核心技術，引進核心龍頭科技企業，建立產業化為導向的國際大型研發中心。還可

以積極利用香港國際自貿港的特殊地位，發揮稅率低、國際化、法治化、出入境自由

等優勢，以河套為平台吸引相關領域的國際尖端產業人才，打造掌握關鍵技術的高端

人才滙集地。 

 

之前中美關係緊張，美歐等國在科技領域排斥華人的時候，香港政府也曾制定過特別

政策，撥款予大學，用於招聘海外學術界的知名教授。但這項政策給予的名額相對有

限，而且只能通過大學來進行人才招攬。背後的原因其實是香港沒有產業支撐，無法

吸收產業界的高端國際科技人才。所以，河套需要通過培育創科產業，打造國際一流

的產業平台來吸納海外產業界的科技人才，與國家的宏觀科技戰略形成配合。 

 

除了吸引關鍵企業之外，香港也可以考慮和內地合作，結合香港的學科優勢，謀劃在

河套建立國家實驗室。所謂「國家實驗室」其實和平常高校中所提及的「國家重點實

驗室」不同，很多人會因為「重點」兩字，感覺後者比前者要厲害，含金量更高，事

實上恰恰相反。 

 

 



 

國家重點實驗室是大學和科研機構內的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建立的實驗室，達到國

家認可的標準，就可以成為國家重點實驗室。全國現在有數百個國家重點實驗室。而

國家實驗室的規模則大得多，代表了某一領域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核心，其運行與研

究經費以政府投入為主，在本學科領域代表國家最高水準，基本上包括本學科領域所

有研究方向。所以到目前為止，國家實驗室僅有 9個。 

 

宜爭取建國家實驗室 

 

現時在粵港澳大灣區有兩個國家實驗室，分別是位於深圳南山的「鵬城實驗室」和位

於廣州國際生物島的「廣州實驗室」。鵬城實驗室始建於 2018年，是中央批准的網絡

通訊領域新型科研機構，主要研究方向是網絡通訊、網絡空間和網絡智能，其核心任

務是服務國家寬帶通信和新型網絡戰略。廣州實驗室成立於 2021年，由鍾南山院士

牽頭，該實驗室聚焦重大呼吸系統疾病防治，致力於打造成防控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

的大型綜合研究基地。 

 

香港如今實力最強的學科之一就是生物醫學。未來可以發揮香港的這個優勢，創造條

件爭取在河套園區布局粵港澳大灣區的第三個國家實驗室，吸引生物醫藥產業領域

的高端人才，為國家生物醫學發展培育戰略科技力量。 

 

第二個問題是在河套「一區兩園」設計下，現在香港園區與深圳園區的互動性、聯動

性不足。未來幾年，隨着河套合作區的樓宇陸續落成，兩個園區將開始進入大規模的

招商引資階段。如果深圳園區和香港園區之間沒有很好的互動，未能形成產業聯動布

局的情況，兩個園區很容易變成競爭關係。 

 

因為河套深圳園區正在努力打造趨同於香港的環境，比如開展一二線的分線管理，推

動資金、數據等要素的便利化流動。所以兩個園區如無法形成協同效應，而是各自為

政、各自招商、各自管理，那就有可能陷入負面的競爭中。 

 

其實，當年深圳設立前海合作區的時候就遇到了這個問題。前海最初的目的也是為了

與香港合作，在金融和專業服務方面率先對香港開放。但是當前海提出要發展金融和

現代服務業之後，反而第一時間引發了香港一些人的疑慮，甚至當時的立法會議員都

質疑前海是不是和香港在「搶生意」。 

 

今天河套的「一區兩園」比前海在地理上更接近，兩個園區緊連着，而且將來因為深

圳園區實施的一二線分離管理，在環境上會和香港更加相近。 

 

 

 

 



 

「一區兩園」設計的初衷就是希望結合港深各自優勢，將香港的自由港優勢和深圳的

產業基礎優勢在河套這一個區域共同發揮出「合金效應」。如果雙方各行其是，那非

但不能達成當時的初衷，反而會帶來負面影響。所以未來兩個園區一定要增強互動

性，尤其是要共同爭取一些重大的項目在兩個園區跨河布局。 

 

第三個問題就是整個河套香港園區的規劃設計理念需要更新。現在香港園區的設計

還是將其作為一個自給自足的園區來安排，其中有相當一部分面積用於建造宿舍和

公寓。這是因為在香港傳統的觀念中，河套處於香港最偏遠的邊境地區，人們很難在

市區和河套園區之間通勤。所以香港園區的建設一開始就考慮到宿舍問題。2024 年

底河套園區將落成的第一幢樓就是宿舍樓，比兩幢實驗室大樓落成還要早。 

 

可利用深圳市區配套 

 

其實河套的香港園區緊貼着深圳的市中心區，儘管離香港的傳統市區很遠。所以選擇

去河套香港園區的企業必然是那些與深圳有很密切業務聯繫的企業，相關的產業人

才和科研人員將來可以很方便地在兩個園區以及港深兩地間流動。 

 

香港園區可以充分利用深圳的很多基礎設施，包括電力、公寓、污水處理等。在緊鄰

河套深圳園區的南華村，深圳政府已經規劃了一個重建項目，預計將建成一個服務於

河套園區的國際人才生活社區，提供近 5000套住宅單位。所以實際上香港園區並不

需要在有限的空間規劃建設過多公寓。 

 

因此，未來在發展河套香港園區時，整體的規劃思維和理念應有所轉變，有必要更加

充分地用好深圳的產業優勢和基建設施，因為許多重大基礎設施其實是可以共用共

享的。例如以後河套香港園區如果建設人工智能算力中心等耗電量大的設施，那也可

以和深圳的電網合作，令處於香港園區的機構也能夠使用到成本更低的電力。 

 

套用日前研討會上梁振英先生所講的那句話，未來十年香港創科產業是「食粥」還是

「食飯」，就取決於河套的發展理念和模式。 

 


